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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了你的饭碗，本姑娘准备以身相许做你女友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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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Ⅱ
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

阴差阳错“弄假”成真

【过去时】

●看惯了情场的分分合合，也见识了许多朋友亲人由恩爱夫妻，最

终因着各种原因走向陌路。我始终与我老公在呵护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
情。

我和我老公是彼此的初恋。我家在豫皖交界信阳地区的一家乡村小镇
上，靠打铁手艺，父母把我两个哥哥和我都送到学校读书。我大哥考上中
专，小哥考上大学，都没让父母失望。我本来初中成绩也还可以的，可自从
喜欢上文学后，除了语文成绩优异，其他功课成绩一般，特别是数理化更是
一塌糊涂。

初三的时候，我迷恋汪国真、席慕容的诗歌，也迷恋所谓先锋诗歌，还自
作主张订了《诗歌报》，经常在其他课上偷看文学书籍。一开始有的老师还
批评我不该不听他的课，班主任也苦口婆心教育我别偏科，怎奈我是虚心接
受，坚决不改。渐渐的，老师们对我看文学书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
再管我了。

我看文学书，除了超额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还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写了
很多诗歌、散文，自我感觉不错，到处投稿结果都是石沉大海。等参加升高
中、中专预选考试，我毫无悬念的被档在预选分数线之外。这也就意味着我
无学可上了，这时我感到失落和后悔，但一切都晚了。等到了九月一号开学
的日子，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不出门。

不是很差钱的父母心疼我这个样子，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到镇上高中买
了个学籍读高中，于是我可以继续上学了。上了高中后，也曾想收敛一下，
努力把各门功课成绩提上去，怎奈基础太差，特别是数理化，如果基础不扎
实根本学不了以后的课程，我的化学作业常被化学老师打回头重做，说我化
学连接符号都写得不标准，物理公式也驴头不对马嘴。努力无果，我只得放
弃，盼着上到高二，文理分科我就不用学习理化这几门我畏之如虎的课程
了。

数理化成绩不佳的我，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兴趣都用在文学爱好上，特
别是高中我们成立了自己的文学社，让我更是如鱼得水。我们在语文老师
的指导之下，自己创办校刊，还让一位同学利用其姐在镇政府做打字员之
便，我们的校刊全是打印的，比其他学校油印刊物用现在的流行语说要“高
大上”的多。

熬到了高二，没等到我日思夜盼的文理分科，我的父亲因一场车祸意外
去世了。那时我的两位哥哥都在外地读书，父亲的突然离世，家中的顶梁柱
倒了，靠体弱的母亲撑起这个家还供我读书，显然是不现实的。无经济条件
读书的我只能离开校园和我钟爱的文学，南下上海打工。

母亲很不舍很伤心，可又没什么办法。通过亲戚为我在浦东一家服装
厂找了份普工。临走时，母亲拉着我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特别是要我在
婚恋问题上必须慎重对待，最好别在外面找男友，更不能找离家远的外省男
友。一来怕我被人骗；二来我万一嫁的远了，她老人家想看我不容易。介绍
进厂的表婶当着母亲的面说外面人复杂，让我不要随便谈男朋友，出了什么
事情她可负不起责任。

●来上海那年，我虚岁整十八，情窦初开的我非常听母亲和表婶的

话，住在服装厂里，车间里干活，宿舍里听我带来的袖珍半导体，或者看我带
来的诗集。平日很少出去瞎逛，更很少和男孩子打交道。带我进厂的表婶
指着几个穿着打扮很时髦，有点油里油气的男员工说这几个人是情场老手，
专门勾引厂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总有女孩被他们玩弄，让我离他们远点。
我注意到那几个被表婶称为情场老手的“恶少”也曾到我们女宿舍来找女孩
子，也有跟他们出去瞎疯的，应该说被约出去的女孩大多爱慕虚荣，让“坏男
孩”们为她们花钱满足虚荣心，只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从某种角度上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几位所谓的“情场老手”也曾经试图和我凑近乎，无非是买点好吃的零
食，请我到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看一些草台班子的所谓的歌舞晚会，但都被
我拒绝了，慢慢的他们也就不来烦我了，还暗地送了我一个“冷美人”的外
号。

在服装厂清清静静的打了大半年的工，过春节我随表婶回家过年，交给
母亲两千块钱。母亲非常开心，见我人变白了，比读书时也胖了，连声说“都
说上海大米养人，把闺女养胖了。”听表婶说我在工厂没有谈情说爱更是夸
我懂事。正月母亲特地带了礼物，领着我到表婶家拜年，算是对表婶为我找
工作，照顾我的感谢。恰巧表婶的亲姐姐带着她的儿子也就是表婶的外甥
来拜年，一个桌子上吃饭一聊才知道表婶的外甥也在上海打工，在一家阀门
厂做翻砂工，工资还是很高的。虽说在另外一个镇子上，但离我们服装厂也
就十来里路吧。

过完年，我和表婶重新回到服装厂上班，开始我的流水线生活。上海的
春天很美丽，我除了随表婶去了一次外滩转了转，依旧很少外出。去外滩的
时候，表婶的外甥那个叫殷俊的男孩子也跟着，不知道从哪里借了个傻瓜相
机为我们拍照片。过了几天，殷俊来送照片，又请我和表婶在外面吃了一顿
饭，说我人漂亮，照片更漂亮。

慢慢的，殷俊到我们服装厂的频率在增高，他休息或是我们休息，总是
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来看他的姨娘。殷俊话并
不多，不是那种很会说的人。可能是读书不多的缘故，讲话有点粗俗。

估计四月末吧，我意外收到殷俊给我写的求爱信，信写得很实在，用了
很多方言土语，还有几个错别字。我看过后悄悄把信给烧了。等殷俊再来
服装厂，我总是借故走开。直觉告诉我表婶应该知道殷俊给我写情书的事
情，她装不知道，我也不点破。

表婶还是忍不住了，和我提起他外甥殷俊喜欢我，说她这个外甥人踏实
能干，做翻砂活重但工资高。如果我愿意，她姐会托媒人去我家向我母亲提
亲。我以人还小，暂时不想谈朋友为由拒绝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不久母亲
打长途过来说殷俊家托人来上门提亲，母亲问我对殷俊的印象如何。

我告诉母亲殷俊确实吃苦能干，是个过日子的人，不过文化太低，怕是
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彼此没话说。母亲也不大同意，原因是我们是街上
的，而殷俊家在农村。我倒没有这个户口观念，不过确实对殷俊没感觉。

估计表婶从自己的姐姐那里知道了我母亲的意思，又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依然婉拒。殷俊此后果然很少再来过服装厂，我和表婶彼此依然说话很

客气，但总觉得有点别扭。后来我通过镇上的一家劳务中
介，跳槽到了宝山一家服装厂。

●到了新公司，我依旧住宿舍听收音机。带来的书

看完了，我自己去书店买书。后来我发现镇子上有家图书
馆，就去那借书，顺便看一些我喜欢的的《读者》和《青年文
摘》等杂志。也会翻阅一下报纸，无意中发现《新民晚报》新
开了“七彩民工”版面，里面有的栏目是开给外来工写的，就
试着寄了一首诗歌和一篇散文，很快就收到编辑的来信，告
诉我那个版面不发表诗歌稿件，所以诗稿退回，那篇散文他
会做些改动放在某月某日登出。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等到了编辑说发表文章的那一天，
特地出去买了几份当天的《新民晚报》。看到署有自己名字
文章的报纸，我心情激动却没有可诉说的人。还是两个月
后寄到公司的60元稿费让我在公司一下子有了名气，也改
变了我的命运。

一下子成了服装厂名人的我，当然也引起了老板的注
意，这个年近四十的男人，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把我调
到总经办当文秘可愿意？我说我倒是想啊，可我一无文凭，
二不会电脑，那个活我恐怕做不下来。老板说文凭不是问
题，电脑不会可以学。你明天就可以去报名，钱不够可以从
财务先预支。说着叫来了财务，真的就把学习初级电脑的
学费给了我。

我拿在手里连声感谢，说这学费从我的工资里慢慢扣
除吧。当了文秘又有了电脑用的我，工作相对轻松很多，写
诗作文更便当了。我开始用网络投稿，发表了不少诗文，还
交了许多笔友。其中有一个东北小伙阿杰，经常帮一些编
辑收集、整理一些热点话题讨论，只要拿到新话题，他就会
通知我。只要我写了，也总会见报。

阿杰人也在上海，有时会给我打电话说请我吃饭，我都
借故推辞了。阿杰的请吃我容易推辞，但老板的饭局应酬
安排，我却必须陪着。因为我是文秘，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
分。老板请吃的，或是请老板吃饭的多是他的客户，也有他
生意场上的朋友，也有主管部门的领导。

饭局上人们总会夸老板生意做得好，文秘长得漂亮，时
常借喝酒之后，开我和老板之间的玩笑，暗指我们关系暧
昧。老板也会得意地说柳秘书不仅人漂亮，文笔了得，经常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于是满桌人都夸我才女，借机敬酒，我
是能推则推，实在推不掉就喝点，慢慢的我发现自己酒量渐
长。有时候也很困惑，自己这个样子是不是就像影视作品
中演的花瓶啊。

●办公室里，除了一个跑业务的男大学生毕川嘉和

我是外来工，其他都是上海人，这无形中就让我们多了一份
亲近。别人都用上海话交流，我们讲普通话或是家乡话。
毕川嘉是安徽叶集人，虽说是两个省，彼此的家却只隔着一
条史河，连家乡口音都一个味。我们用家乡话交流，不知道
的还问你们是老乡？我们笑说我们是地夸两省的半个老
乡。

毕川嘉跑业务很不容易，大学毕业因无背景关系，没分
到好单位，一怒之下停薪留职。来上海的他人生地不熟，硬
是靠腿勤嘴甜成为公司业务员里最好的，业绩远远超过其
他业务员。这天他一个外地大客户来上海，老板很高兴，带
着老板娘亲自出面请客户吃饭。毕川嘉当然要作陪，我也
得跟着。

也许是酒喝多了，那位大客户居然提出让我陪他一晚，
他会增加一半业务量。老板娘就把我拉到洗手间威逼利
诱，让我思想开放一点为公司牺牲一下，这样对我本人、公

司、小毕都有好处。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谈判陷入了僵
局。

脸喝得通红的小毕站起来，冲他的客户大吼道：
“这笔业务就算黄了，你也别想另有企图，我小毕做业
务绝不靠牺牲女孩色相！”酒席不欢而散。第二天毕川
嘉一早来到办公室交上了辞职报告。见他如此，我暗
自佩服这男孩果然有骨气，我也用电脑写我的辞职报
告。还是那位客户打来电话说昨晚酒喝多了，记不清
胡说些什么，那笔业务还是服装厂的。老板把毕川嘉
的辞职报告当场撕了，让他继续在公司做，一场风波才
算平息。

●不久，阿杰打电话过来，说北京一家著名刊物

的编辑来上海组稿，他准备在人民广场请这位编辑老
师吃饭，如果我有空，可以作陪，他到时把我介绍给这
位编辑老师。我是真想去，可又怕路远不安全，思虑再
三我决定叫上毕川嘉。和小毕一说他却推辞不愿意
去，说你们一群文人雅士聚会，我这个浑身铜臭味的业
务员参和其中不搭调。我不高兴，问你到底去不去？
毕川嘉这才说他愿意当护花使者。

出乎意料的是毕川嘉说起文学，谈起作家，聊起名
著也是滔滔不绝。那位年长的编辑老师很是欣赏他，
在称赞我漂亮后，说你男朋友到底是来自“未名四杰”
的故乡，文学功底非常深厚。这一下饭桌上的几个年
青人心底里起了涟漪。毕川嘉和我心里都清楚这是编
辑老师误会了，我和他并非男女朋友关系。阿杰不止
一次在给我的信里表达对我爱慕之情，还专门为我写
过诗，也一直问我可有男朋友，所以一听编辑老师的
话，最紧张的是他，不时拿眼睛看我和毕川嘉。

阿杰是位大帅哥，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读的又是名
牌大学，典型的“高富帅”。但我感觉我和他之间有距
离感，不仅是彼此老家离得远，家庭背景，生活经历离
着都远。面对阿杰我感觉需仰视才见。

我想断了阿杰追我的念头，当场承认毕川嘉是我
男朋友，这回轮到小毕吃惊了，不过他毕竟是跑业务
的，知道我这样做自有我的道理。在回公司的途中，毕
川嘉笑着叫我老婆，我知他在开我玩笑，假装生气说他
占我便宜。毕川嘉说你为啥在饭桌上说我是你男友。
我把我想拒绝阿杰才这样说的原因解释了一下。毕川
嘉先是很失望，然后又说你拒绝阿杰了，我不是希望大
大的吗？我说“你呀，更没戏！”

拒绝了阿杰，老板的骚扰又来了。他直白地告诉
我只要我答应和他好，他会立刻和他老婆离婚，我就是
这家公司的老板娘。让我第三者插足当小三，我感到
人格受到侮辱。我坚决拒绝，明确告诉他我有男朋友
了就是毕川嘉。拒绝了老板后，我又告诉小毕让他和
我统一口径，如果老板问起的话。

毕川嘉苦笑不已，说和老板挣“马子”我饭碗难保
啊，也罢，我早就想离开这是非之地了。我冲口而出，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砸了你的饭碗，本姑娘准备以身相
许做你女友总可以吧。就这样我们双双从那家服装公
司离职，跳槽到了一家外资服装厂。

【过去时】

柳玲玉和毕川嘉恋爱两年后组建家庭，并自己开
了一家专门为企业提供工作服的公司，生意很好，自己
做了老板，并在上海买了房。


